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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纪录片“摆拍”的符号学解读＊

赵禹平，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　伴随文本作为与母体文本相关联的符号文本，在纪录片“摆拍”的解读过程中一直被母文本携

带，影响受众解读；而受众这种无结构的社会群体又随着伴随文本的干扰，阅读体验不断被构成、消解和重构。

然而，拥有元语言身份的伴随文本勾留解释层，发挥词典般翻译作用，只作为接受者解读文本的参考因素，而

不是决定因素；文本体裁规定性则以裁夺者身份，从根本上使文本与受众解读程式合作生效，同时匡助受众清

晰辨别纪实与伪纪实主义文本。

［关键词］　元语言；伴随文本；体裁；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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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传播中，创作者的目标是俘获受众；也正

是在创作者与受众交流式的公开对话，与语境、体

裁等众多干扰符号一起参与交流的过程中，文本

完成了其意义传播。文本与受众的交流式共生关

系，正如保罗·利科的解释：“一部史书能被读为

小说，这样做时，我们加入阅读的契约，并共享该

条约所创立的叙事声音与读者之间的共谋关

系。”［１］受述主体在纪录片的“摆拍”研究中异常重

要。叙述者在文本编码时，是面对隐含读者而为

之；而在实际的意义传播过程中，对“摆拍”以及虚

构成分的接受状况，关键取决于受众。当然，受众

的理解接收不是肆意为之，除了必要的想象外，伴

随文本是受众理解纪实性文本、“摆拍”手段的重

要影响因素。

罗兰·巴特认为：“单一文本不是靠近（即归

于）一种模式，而是从一种网系进入无数入口；沿

着这种进入过程，并不是从远处注视一种合法的

规范与差异结构，即一种叙事或诗学规则，而是从

远处注视一种前景（一种由片断带来的前景，一种

由其他文本、其他编码引起的前景），然而，这种前

景的逝点却不停地返回，并且神秘地开放：每个

（单一的）文本都是无止境地返回而又不完全一样

的这种闪动即这种区别的理论本身（而又不仅仅

是范例）。”［２］文本在诞生前，借用前人的语言符

号，在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中，又与文本以外

的其他符号相关联。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协助

母体符号文本在变化发展中显示价值，又作为伴

随符号文本承载社会文化，向受众开放。

伴随文本作为与母体文本相关联的符号文

本，在纪录片“摆拍”的解读过程中一直被母体文

本携带，影响受众解读；而受众这种无结构的社会

群体又随着伴随文本的干扰，阅读体验不断被构

成、消解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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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伴随文本辅助受众

（一）伴随文本作为元语言符号文本

１．元语言

元语言中“元”（ｍｅｔａ），源于希腊语前置词与

前缀“μετá”，意思是之后、之外、之上。在物理学、

认知学等学科当中，也将其理解为“后设”，即对某

对象的描述或解释内容。解释文法的文法叫后设

文法，解释理论的理论为后设理论，认知自己的认

知是后设认知，例如，在网络上的文章主要使用

ＨＴＭＬ描述，而 ＨＴＭＬ相对于对象文章（母文

本）而言即为后设语言。广义上，可以将 ｍｅｔａ理

解为“关于什么的什么”“超越什么的什么”，百度、

维基、谷歌百科中索引的索引，是一个后设索引；

解释数据的数据又是后设数据；皮兰德罗的《六个

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物》是剧中剧。而文学理论

研究，将这种后设现象称之为“元”。元，《说文解

字》释义为“元，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言“元

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秋繁露·重政》又称“元

者，为万物之本”。元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最基础的

意思即为“开端、开始、基本、基础”，与“ｍｅｔａ”的

“之上”形成契合点，便由“ｍｅｔａ”衍义出“基于”

“基元”含义的“元”，基于语言之上的语言便是元

语言。

元语言本是语言学的一个概念，波兰语言学

家塔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　Ｔａｒｓｋｉ）在上世纪３０年代提

出了元语言问题。他把人们谈论周围世界的语言

称之为“对象语言”；把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称之

为元语言，而这种对象语言和此在语言的关系与

索绪尔研究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异曲同工，

“概念”对“音响—形象”的解释，构成完整的语言

符号。

约翰·费斯克对传播符码进行了细分，符码

对意义的控制主要侧重于应用的社会维度，符号

表意的首要环节是将有意义的符号进行符码化。

这样符号就有了携带意义的文本进入传播过程，

传达到接收者那里再进行意义解释。一般来说，

传播过程中的符码分为两种：强符码和弱符码［３］。

雅克布森是符号学发展史上较早明确提到元语言

观念的符号学家，他认为：“元语言并非只是逻辑

学家和语言学家才能使用的一种必要的科学工

具，它在日常语言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４］

而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对日常生活中广

延意义上的符号阐释过程，已表现出超出语言本

身的表意机制。元语言解释，是复杂解释项整合

行为中的一大要素。皮尔斯在１９０６年写给维尔

比夫人（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Ｌａｄｙ　Ｗｅｌｂｙ）的信件草稿中描

述：“意向解释项，它决定着发送者的心灵；效力解

释项，它决定着解释者的心灵；而共同解释项则决

定的是，发送者与解释者为了使交际得以发生而

相互融合而成的心灵。”［５］在皮尔斯看来，传播就

是两个心灵间的相互沟通（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是通过符号探寻共同解释项的动态互动过程，元

语言正是主体共享的解释符码系统。符码控制文

本，符码化元语言系统结构文本，传达意义；“符号

关系不但包括能指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而

且还包括前两者与其表意对象之间的关系”［６］，具

有解释功能性元语言，是解释者剖析文本的利器

之一。

２．伴随文本作为元语言信息容载体

符号文本编织文本世界，伴随文本符码系统

解释其母文本世界内“真实”内容，大量的伴随文

本覆盖在联系母文本的符号领域，影响接受全域。

接受者不自觉地采用符码信息解读纪实性文本，

也是对纪实性文本相关元语言信息的主动观察或

无意识接受。纪录片“摆拍”的伴随文本实际就是

对纪实性母体文本的解释，这种解释者的身份，同

元语言作用一致，是关于纪实性母文本的文本信

息。元语言信息借用伴随文本容载之躯，集聚与

母文本相关的解释符码。

元语言信息不是二次解说，并无时间先后之

定，而是接受者在接收过程中发现的“显性”或“隐

性”的其他符号文本，以纪实性母体文本为轴心，

铺展出一个大范围的元语言信息辐射圈。研究者

又将其“文本身份”确定为伴随文本，因而具有解

释性能的伴随文本作为元语言符码集合扩展开。

伴随文本是解释的元层次存在，是解释、反思层次

的存在。元语言符码系统作为母体文本“底座”，

通过接受者对元语言的领悟得以与母文本构建统

一的符号文本世界。

元语言系统性的呈现，为传播形式服务，纪录

片“摆拍”文本的真实底本信息通过伴随文本来体

现。就发送者而言，伴随文本的用途和无限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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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可能性是创作者自身无法预料的，创作者可

以主观地根据前文本进行纪录片的“摆拍”拍摄，

创作团队可以通过评论、链文本为纪录片“摆拍”

文本的真实性做担保；但是最终通过伴随文本来

解读文本纪录片文本真实性的仍然是受众，受众

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纪实性文本的元语言信息，结

合自己的想象、理解进行延伸解读，受其影响却独

立解读。

（二）伴随文本解释作用的凸显

１．伴随文本指导受众解读“摆拍”式文本

伴随文本，是由符号文本“顺便”携带的元语

言信息，不显现于母体文本之中，却承载着各种社

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复杂构造。对纪实性文本而

言，尤其是经过大规模“摆拍”含虚构的纪实性文

本，创作者依赖伴随文本的解释作用，来印证材料

真实。

纪录片的“摆拍”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伴随文本

的解释作用，还原了纪实性文本真实性判断较全

面的伴随文本磁场。文本作者利用副文本、型文

本、前文本、后文本、链文本以及评论文本等各种

元语言信息，按图索骥或另辟蹊径，对纪实性文本

外显的真实性或虚假特征进行解读。霍尔在

１９７３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中谈到，意义不

是作者“传递”的，而是由接受者“生产”的，从而在

主客体的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的观念。伴随文

本则是受众对纪实性文本纪实性窥测的钥匙，受

众在“生产”解读意义的过程中受其影响，打开判

断纪实性叙述真实性内核的大门，按照元语言信

息的解释路径进行全面解读。

伴随文本的工具性，表现在纪实性文本具有

强化真实性效果。爱因汉姆认为电视已成为唯一

能与生活本身相媲美的东西。他看到了受众将社

会与影视链接，认为受众作为生活主角，将生活本

身以外的外界事物移入日常生活。而再现文本的

外界符号如生活，的确在受众理解纪实性文本（如

纪录片）时被受众主动亲近。因此，外界元语言信

息伴随母文本，在广域符号环境之中，引导受众对

其中实在世界的细节予以肯定。前后文本证明真

实性。前文本如人物传记、历史材料对纪录片的

拍摄和报告文学的写作都产生影响。毕竟，纪实

性文本的叙述是根据前文本对“有关事实”进行

叙述。

１９５５年的法国纪录片《夜与雾》是利用纳粹

影像、文字前文本修复事件原貌的典范，在纳粹的

集中营解放十年之后，反映大屠杀暴行；在后文本

导演阿伦·雷乃的访谈中，又对拍摄初衷、资料的

查找与修复做了详细的解释。为观众带来视觉震

撼的同时，也提醒接受者：我修复拍摄的内容就是

事实，历史不能重演，仁爱是人类之本。在纪录片

的“摆拍”过程中，创作者已经充分利用了前文本，

创作者在理解前文本信息之后，再对前文本中相

关人物故事进行复制。受众熟知的三顾茅庐、草

船借箭等三国历史典故，被放在《中国历史》纪录

片中；创作者结合前文本（历史研究学者的分析资

料、古代历史记录等）利用“摆拍”选取演员扮演曹

操、诸葛亮、刘备、张羽等历史人物，并且这些历史

人物还要依据前文本中的相关可靠装扮、五官、形

态描写进行还原式“摆拍”。受众在接受伴随文本

时，需要引入可能对《三国演义》中主人公形象解

构性理解的伴随文本。虽然受众可能会自然地将

虚构性文本《三国演义》当作前文本，或多或少地

影响自己对纪实性文本的理解；但是纪录片在受

众面前同时扮演着“扬其正，去其伪”的教育家角

色。即使接受者受到虚构性文本的影响，也会在

纪实性文本的型文本、副文本的框定下，重构主人

公的历史形象，接受纪录片的“摆拍”所传达的人

物形象和原发事件，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纪录片

的“摆拍”，借助符合事实的前文本解读“母体”文

本。获得奥斯卡纪录片的《心灵与意志》，导演在

１９７４年拍摄当年就公布了以前从未公布的胶片

画面，并附送了３２页的小册子，小册子正是关于

越南战争中那些令人动容的画面。“所指指向心

理层面，而心理层面就成为连接文本发送主体、艺

术作品、接受主体三者之间的解释桥梁”［７］，一组

所指以提醒接受者：导演通过影片想要揭示的是
“反战比爱国更重要”。

媒介融合时代的文本伴随状况层出不穷，“流

量明星、热搜话题等网络名词高频出现于电视剧

中”［８］，便即影视文本对网络文本的借用和进一步

解释。评论文本是最直观的阐释性文本，通过与

该文本相关的评论、新闻、八卦等来确认纪实性文

本所述事件的真实性。《四万万人民》是１９３９年

纪录片大师伊文思的作品。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

义全面侵略中国，经过周密的准备，次年他亲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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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拍摄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本片，呈现了“台儿庄战

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等中国军民艰

苦抗战的场面。伊文思回忆拍摄本片时说：“我触

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

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

了勇敢！”伊文思的评论文本促成了《四万万人民》

的再受瞩目。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广受关注的《地球》《冈仁波

齐》《二十二》上映时便伴有大量的评论文本。《二

十二》作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在照片、访谈、文献资

料等前文本的印证下，引起爱国人士大波热议，评

论文本的出世也促成了《二十二》的高票房成绩。

而作为教育性的纪录片，也依赖评论文本为其创

造大放光彩的机会。

链文本是为接收者接收做准备和产生影响的

解释文本。“接收者解释纪实性文本过程时，主动

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

文本，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解说明、网络连接

等。”［９］１４８网络自制纪录片的风行，商业竞争的加

剧，使得众多创作者以宣传为目的在各大网站输

送网页链接；注解说明、参考文本作为较常见的链

文本类型，结合纪实性母体文本构成意义网，活跃

在意义发送链之中。在纪实性文本当中，参考文

本、注解说明更多涉及实在世界的事实内容，帮助

接受者对“摆拍”“虚构”真实性进行解读。

接受者自觉利用伴随文本，在做判断的时候，

明显带着一条基本准则做延伸阅读，即伴随文本

为真。伴随文本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已经现

实化的知识背景，是解释、证明纪录片“摆拍”真实

性的事实材料。伴随文本影响受众对纪录片“摆

拍”真实性的理解，是人为因果关系的实践。元语

言解释项表现的是符号和符号指代对象之间的关

系，皮尔斯“三元”符号思想印证了因果关系的实

用性，解释和对象之间不仅是因果关系，还是意义

产生与解读之间的决定关系；符号通过使用解释

项指代其指代对象，解释项表现对象某品质或特

征，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解读者产生理解。

２．伴随文本“误证”伪纪实主义文本

依赖伴随文本诱导受众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是“共生关系”，是“互构关系”，而这种“发送—接

受”的构成关系，并不只存在于纪实性文本的传播

过程中。伪纪实主义文本顺应传播现象，力求“收

购”“捕获”主体性受众的肯定性心理状态，也利用

伴随文本的传播功能机制，运作于伪纪实主义文

本的组织结构之中。读者也可以借助伴随文本肯

定伪纪实主义文本的真实性。伴随文本在伪纪实

主义文本中，同样具有功能性。接受者同样可以

因伴随文本的了解而解读出其中的真实性内容。

伴随文本在伪纪实主义文本虚构和真实融合

的过程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首要元语言角

色便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创作者意在告知受

众，内容真实、材料可靠、人物角色为实在世界中

人物，创作者有意引入实在世界的符素，使文本呈

现“纪实”“非虚构”的叙述特征。古语有“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伪纪实主义文本创

作者同样利用元语言，解释母文本的“真实”内容，

以评论文本、链文本等解释性文本的符码形式告

知解释者文本可信。而接受者身处符号文本系统

程序之中，并深受大文化环境的影响，自觉地接收

真相信息，若不抽身其外，便在两难的漩涡中任叙

述者支配。

接受者不难发现，利用伴随文本解读虚构化

纪实性文本，可以有效地了解母文本内容，但同

时，伪纪实主义文本的创作者也可以利用伴随文

本引诱读者对其真实内容进行解读，从而肯定伪

纪实主义母文本的真实性。日前火爆的美剧《毒

枭》《摩登家庭》，以纪录片拍摄方式，自诩“根据真

人真事”拍摄，并通过众多网络链接信息、短评内

容，引导受众将现实与剧中反映的历史、发展、人

物命运做对应了解。

风靡全球的众多影视作品，如《艾德伍德》《帝

国陷落》《奔腾年代》《吐司》《社交网络》《触不可

及》《换子疑云》《死亡医生》《弱点》《完美风暴》也

以历史人物命运的再现为卖点，承包票房冠军之

衔。此类伪纪实主义文本借用实在世界的真人真

事，对“相关事实”加工润饰，在创作者所塑造的虚

构世界中依靠实在世界的真实细节，表明文本真

实性。

元语言是另一个符号解释，并不能标识文本

真伪，元语言的可变动性视解释群体而定，伪纪实

主义文本受众认定伪纪实为真，是某一解释群体

知识背景、语境、经验等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是，

以标题或体裁为例的自携元语言作为强符码，可

以指示受众对纪实性文本、伪纪实主义文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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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程式。皮尔斯在符号过程中对解释项进行

分析时，将其分为直接解释项（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动态解释项（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与最终解释项（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而指示符的

直接解释项是一个指示符。以标题或体裁为例的

自携元语言作为强符码，引导受众动态解释项的

生成，最终辨清纪实性文本和伪纪实主义文本，并

理解对纪录片“摆拍”的阅读规则。

二、自携元语言为解读定调

赵毅衡指出：“表意过程的所有环节，都为阐

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阐释需要的元

语言集合。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成三

类：（文本自身的）自携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

元语言、（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１０］关于文本

的阐释，艾柯谈到过三个因素：“第一，文本的线性

展开；第二，从某个特定的‘期待视域’进行解读的

读者；第三，理解某种特定语言所需的‘文化百科

全书’以及前人对此文本所作的各种各样的解

读。”［１１］这三方面大致对应着文本自携元语言、读

者能力元语言和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其中，文

本自携元语言在阐释过程中扮演着定调角色，阐

释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到文本意图，而文本意图则

根据文本体裁有规则展开。

副文本、型文本，是特色鲜明的文本自携式元

语言，组成强符码网络，以标题、题词、序言或体裁

的框架因素告知接受者，在接受者解读之前形成

契约的“胁迫”式解读方法。不难得出，副文本、型

文本的自携式解释作用，对解释者的解读扮演定

调角色，引导受众如何辨析纪实性文本和伪纪实

主义文本，而不致于在评论文本、链文本、前后文

本的鱼龙混杂式元信息之中迷失自我。

副文本，是文本的“框架因素”。报告文学的

标题、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字、装裱，纪录片的

片头片尾、解说词等都可以作为伴随文本，通过语

言文字、图案来暗示“该文本纪实”。副文本虽不

能垄断受众界的解读，但是能够诱使普通受众对

其肯定。创作者抓住副文本因素的特征，即使不

对其宣传过程中的文案做文章，也能通过纪录片

的片头片尾指明“摆拍”事件原型并宣称无大刀阔

斧的改编。由此，文本接受者依靠自身所具有的

文化常识和知识储备，受创作者散布的副文本信

息影响，先入为主的思想代替了质疑和反问，当然

这只是针对标准接受者而言。

奥斯卡最佳纪录影片《战争迷雾》是现已８７
岁的美国国防部前任秘书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晚年对自己在越战中的过失和所犯罪行的反思。

他归纳了包括“分散敌人注意力”“获取数据”“重

新检验推论”等１１条人生经验，娓娓道来，希望可

以让后人借鉴。“麦克纳马拉的十个教训”作为纪

录片的副文本，放映前后被媒体追踪报道，元信息

的掌握丰富了受众的见闻，并形成“通过十个教

训，了解麦克纳马拉，吸取经验”的最终解释项。

型文本，作为文本显性框架因素的一部分内容，

“它指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

本‘归类’方式，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个创作

者，同一个演出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类别，同一

个题材，同一个风格类别，用同一种媒介，同一次

得奖等等”［９］１４６。

体裁，作为指示符，与母体文本产生必要联

系，又以元语言解释融合解释者思想和文本意义。

狭义的文学体裁，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如诗、小说、

散文、戏剧等。胡适《论短篇小说》：“最高的如《世

说新语》，其中所记，有许多很有‘短篇小说’的意

味，却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秦牧《〈长河浪花

集〉序》：“虽然也写些文学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学

作品，但倾注主要精力的却是散文。”体裁可界定

文学类型，亦可影响文本创作。前苏联奥夫相尼

柯夫《简明美学辞典》，将“体裁”解释为一门艺术

内部分类的概念，并认为在每一种体裁中都可以

看到内容的某种共同牲（生活联系和关系的特殊

性）以及方向性、生活现象取舍及其艺术体现、思

想和审美评价、感染作用特点的某种共同性。每

一种体裁都有一整套相对稳定的艺术手段，这些

艺术手段就是体裁的独特辨认标志。

研究者们对体裁定义的关注，强调艺术手段

是表层形式，与文本内容保持统一关系，这是人类

活动（体裁划分）与符号再现体（母体文本）的结

合。而符号意义的产生正源于能指和所指的结

合，能指作为符号的表示成分，所指作为被表示对

象，两者结构成符号；索绪尔认为这种能指和所指

的结合，构成了约定俗成的意义关系。在符号中，

所指是一个概念或规定，这个概念或规定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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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具有意义。霍奇·克雷斯在《社会符号学》

中对体裁的符号学定义：“体裁作为一个符号学范

畴对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斗争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编

码。可以说，每一种体裁，都对社会参与者之中存

在的‘特定’关系进行了编码。”［１２］体裁自身参与

“编码”的同时，也指示着读者主动和被动地进入

“编码”环节。

艾柯用“符码”（ｃｏｄｅ）代替“语言”，分析电影

影响图像、符号、义素三层分节，义素的表达，是电

影诗意追求的最高层次。体裁作为指示性的强符

码，为接受者对文本解读提供便利，通过符号表意

体系完成对形式的解剖，理解意义之所在。难怪

尼克·布朗总结道：“电影之所以成为符号学的一

个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交流系统有赖

于通过日常事物和行为营造意义。”［１３］纪录片的

“摆拍”是在文体规定框架下运用“摆拍”等戏剧化

叙述手段完成的文本。根据纪录片和报告文学的

纪实性文本特征，接受者采用相应的“解码”方式，

对“摆拍”“虚构”、虚构成分进行解读，“解码”形成

读者角度的意义世界。文本接受者体认纪实性文

本，是根据自身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体认纪录片的

“摆拍”、报告文学的“虚构”真实性，并对纪录片
“摆拍”中的虚构成分做出解读。

体裁，在文本写作中作为一个重要指导因素，

引导作者进行文本创作；同时，体裁作为一种指示

符号，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也是指示读者阅读的重

要因素，提醒读者注意“阅读类型”。纪录片指明

纪实性文本体裁，同一体裁的型文本归类，在叙述

中表现文本真实性。其余的操作和文本发展，都

是在文本属性范围内展开，可能世界通达只是纪

实性文本的一种特征显现。一部纪录片，它的体

裁已标识它是一个纪实性文本，由“摆拍”引起的

虚构是纪实框架内的越框行为，并未违背体裁程

式。“‘摆拍’‘虚构’—产生虚构部分—接受”这种

程式化的解读方式，是最标准、理想化的纪实性文

本接受者的解读。标准化的接受者根据自身经

验、查阅的背景知识来完成对“摆拍”“虚构”文本

中的理想化真实的接受，并延伸解读，理解其意义

真实性。

接受者观看纪录片《血战硫磺岛》，在第一阶

段感觉式解释之后，文本解读进一步发展，形成一

个包括母文本、伴随文本在内的体系，引入符号的

编码和结构，涉及不同伴随文本之间的联系以及

社会语境的信息，从而进入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的

意义范畴进行解读；利用总统讲话录音、图像文本

信息等，对文本内真实语境进行解码，理解“最惨

烈的登陆战”内涵。

元语言引导受众确认纪录片的“摆拍”内容真

实，当然亦可影响接受者对伪纪实主义文本内容

真实可靠的判定。虽然伴随文本解释在意义传播

过程中，并不起决定作用；伴随文本无法区分纪实

和伪纪实，尤其不能区分有大规模“摆拍”“虚构”

的虚构化纪实性文本和“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伪

纪实主义文本，以致伪纪实主义文本创作者甚至

会利用伴随文本“误导”受众，在信以为真的文本

阅读过程中，完成设定意图。然而，强符码型文

本、副文本却可以规约文本形式与文本解码关系，

使接受者趋向于一个关联性的意义范畴内，在“纪

录片解读程式”内接受“摆拍”。因此，体裁规定性

在阅读定调之中起根本性作用，不致于让受众在

纪实性文本与伪纪实主义文本辨析上走进死

胡同。

结　语

皮尔斯的无限符号过程理论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明确了受众对符号意义的解读要从推

理中得来，解释通过符号推理的过程赋予符号以

意义，而每一次解释又引起下一次解释，无限意义

的演示促进发送、接收主体分别对解释本身的利

用。伴随文本是解释项中的重要因素，伴随文本

参与符号意义推理过程，对母文本的解释正凸显

了主体间交往过程的动态性。

拥有元语言身份的伴随文本勾留解释层，发

挥词典般翻译作用，伴随文本的参考作用，引入时

代风格、历史故事、创作者背景等多维度解释。而

强符码体裁元素，则为接受者纪实和虚构的对立

解读定调。创作者根据体裁创作文本，而接受者

根据母文本的体裁自携元语言进行文本阅读，融

入体裁期待。对纪录片“摆拍”的解读，对虚构化

纪实性文本的接受状况，以及区分出虚构化纪实

性文本和伪纪实主义文本，读者依赖体裁，并在生

成阐释前对文本充满期待。因此，如何辨析虚实

融合的纪实、伪纪实文本，是否接受纪实性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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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拍”，真正决定受众对文本解读状况的是文本

体裁。

纪实性文本体裁规定纪录片“摆拍”是在一定

框架内再现事实，伪纪实主义文本对事实的再虚

构。纪实性文本体裁规定纪录片“摆拍”的叙述以

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而伪纪实主义文本作为

虚构性文本，则以可能世界为基础语义域。体裁

自携元语言，作为提示信息，解释了符号文本品

质；标准受众依靠体裁规定，理解了跨区隔、跨世

界通达的虚实相容叙述风格，辨析了纪实和伪纪

实的迥异性质。同时，纪录片“摆拍”受众又依赖

文本的体裁规定性，在意义传播过程中，掌握大量

元语言文本信息，贯穿“期待”地进行纪实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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